馬偕在台灣的教育工作之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陳中陵

一、緒論

（一）研究動機與目的

    台灣史在近二十年來逐漸成為顯學，甚至成為許多大學歷史系或是歷史工作者所必修習的課程之一。但是探討台灣社會、經濟、政治、教育……等的學術論文眾多，惟獨基督教在台灣的認識與研究上，一直缺少有系統的認識。

    筆者因本身具基督徒、教育工作者、居住在北台灣的身分，以及好友碩士論文「馬偕的教育志業」之啟發，因此選定「馬偕在台灣的教育工作之研究」作為本文之題目。

    環顧馬偕一生在台灣傳教、教育、醫療的生活中，充滿許多奇蹟與故事，但因範圍廣博，因此筆者只選定教育來作為研究內容。本文的目的有三：

1. 藉由文獻資料認識與了解馬偕在清末台灣的教育工作。

2. 探討與研究馬偕從事教育工作的目的與方式。

3. 歸納馬偕對北台灣教育的貢獻與影響。

（二）文獻回顧

     筆者研究馬偕的教育工作，將從三個部分加以研究回顧：

1. 馬偕的著作

（1） 馬偕著、林耀南譯，《台灣遙寄》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叢書譯本第五種，1959。
（2） 馬偕著、周學普譯，《台灣六記》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研究叢刊第六十九種，1960。
（3） George Leslie Mackay ，《From Far Formosa》。台北：南天書局，2002。

馬偕（漢名為偕叡理，因本姓Mackay，故多被人稱為馬偕）在台灣傳教的過程與見聞，寫在他的《From Far Formosa》一書中，但因馬偕在台傳教工作忙碌，故委託他的好友J.A.Macdonald代為紀錄，並於1896年在英國倫敦出版。而此書的中文翻譯，一直到1959年才由林耀南翻譯為《台灣遙寄》，隔年1960年周學普先生亦翻譯為《台灣六記》，
因此目前《From Far Formosa》有兩種譯本。而台北南天書局於2002年再重新編輯《From Far Formosa》的英文本。

另外，陳宏文先生於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《馬偕博士的宣教思想與方法》（台北：自印本1966）專研馬偕之生平研究，因此後來著手翻譯馬偕在台的英文日記，並於1972年由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《馬偕博士略傳日記》。

這些翻譯作品雖有史料探查上的瑕疵，以及文字翻譯上的誤譯

，但瑕不掩瑜，若要從中文文獻上直接認識馬偕，這些作品卻值得細細咀嚼，以及認識當時馬偕時代的人事地物。
2.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文獻

（1）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           

  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1965年，為慶祝馬雅各醫生來台宣教一百週年，特別召聚教會內的精英牧者，成立百週年紀念叢書委員會，

並自南台灣1865年馬雅各入台南宣教，北台灣1872年馬偕入滬尾

宣教開始，寫出一本重量級的長老教會文獻。

3. 馬偕相關專書

（1） 馬偕著，陳宏文譯，《馬偕博士略傳日記》。台南：台灣教會公報社，1972。
（2） 陳宏文著，《馬偕博士在台灣》。台北：中國主日學協會。1982修訂版。
（3） 郭和烈，《宣教師偕叡理牧師傳》。嘉義：台灣宣道社，1971。
    1972年是馬偕來台百週年，為了紀念禧年，有三本傳記單行本問世：馬偕著，陳宏文譯，《馬偕博士略傳日記》、陳宏文著，《馬偕博士在台灣》、郭和烈，《宣教師偕叡理牧師傳》。而此三書所共同根據的是馬偕之子偕叡廉所翻譯的《馬偕日記摘譯》。

（三）研究方法

    在研究方法上，筆者採用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。馬偕是加拿大長老教會派往海外宣教的第一位宣教士，環顧當時清末台灣北部的教育環境、加拿大母會的信仰與經濟後盾，以及馬偕的宣教心志，依此三個面向，構成本文的研究脈絡。筆者亦從社會學、教育學與神學的觀點，將馬偕的教育工作現況，作一適切基督徒信仰教育的頗析，而非只停留從非基督徒的角度來觀察與詮釋。

二、馬偕在北台灣進行教育工作

（1） 清末北台灣的教育環境

1. 漢學為知識的唯一來源

2. 當地人反對開港後來台的洋人

清末台灣有所謂的「一府、二鹿、三艋舺」，這三大城市都是屬於沿

海的港口市鎮，也因此與清朝福建廣東沿海，有著較密切的商業貿易往來。

而港口的居民多跨黑水溝而來的唐山人，有著濃厚的儒家思想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」，自然也多要求子女光宗耀祖、飛黃騰達，在這樣的儒家思想下，當時的教育管道只有八股取士，考取舉人、秀才，以求得祿位。

四書與五經等漢學，也自然成為清末台灣教育的唯一讀書方式。

    而1860年中英天津條約後，清朝打開台灣四處港口－台南、滬尾、雞籠、打狗，
自此洋人便進入台灣進行貿易事業，除了將樟腦與茶輸出海外，更將鴉片輸進台灣，亦造成當時台灣人仇視洋人的其中一項原因，這種攘夷思想，深入官民骨髓。
而馬偕於1972年進入滬尾，因著本身的洋人身分，加上推展西式教育（含基督教教育），因此不被當時人所接受，也不見容於當時的科舉教育環境。

（2） 馬偕進行教育工作之原因分析

1. 宣教為目的，教育為手段（最終目的乃要人認識上帝並入教）

2. 藉教育培養本地傳教師

3. 改善社會文化的不良風俗（廢纏足、辦女學）

馬偕自加拿大來台灣的主要原因，是回應教會的大使命「福音要

從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、撒瑪利亞直到地極，都做神的見證。」因此隻身來到台灣，成為加拿大長老教會的第一位傳教士。雖然馬偕來台的目的是為了傳福音，但他卻使用當時西方傳教士常用的方式傳教，就是以醫療與教育為手段。

    馬偕傳教的目的是為了要使人認識上帝，並且受洗成為神的門徒，

因此他極力將基督教聖經要理，教導給願意信靠神的人，甚而藉教育方式培育培養本地傳教師。在馬偕的教育工作中，基督教教育的色彩極為濃烈，這著實是屬於一項以神為本的教育工作。

    另外，當時民風封閉，一切以男尊女卑的父權思考模式，進行社會價值體系的建立。社會上出現溺女嬰、纏小足的情況也層出不窮。馬偕為挽回人生命的價值，藉著呼籲廢纏足、辦女學的方式，提供給當時北台灣婦女一條通往生命價值的路。

三、馬偕的教育策略

（1） 教育場域的演進

1. 逍遙學院、理學堂大書院、淡水女學堂。

馬偕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地區立足之後，藉教育為傳教之媒的方法，很早

就在進行，因為採取教育的方法，不但可收對被教育的人有潛移默化之效，而且還具教育培養教會下一代人材之功能。

    在教育場域的演進過程中，馬偕因時制宜採取三個階段：逍遙學院（Peripatetic College）、理學堂大書院（Oxford College又稱牛津學堂）、淡水女學堂。

    逍遙學院乃是馬偕以穹蒼大地為其首座學校，並沒有學校建築的實體，而是以四處巡迴教淡水砲台埔之土地，於1882年興建理學堂大書院（學為主，這樣的教學環境共有八年之久（1872-1881）。在這八年的時間裡，馬偕和其學生待在淡水的時間只有175天，
其餘時間皆走訪台灣北部各地，一來建立基督教會，二來蒐集台灣博物，三來實地做中學習，四來等待學校建物經費。

在1881年，馬偕藉著第一次返國述職，在加拿大全國各地教會訪問，並由牛津郡（Oxford County,Ontario）郡民為馬偕奉獻六千二百一十五元加幣，此後馬偕即使用這筆奉獻，在牛津學堂）。

馬偕認為既有一個學校訓練男佈道員，同樣也需要在某一個地方造一座大校舍，可供婦人及少女們住幾個月，經常受管理與薰陶，以改良年長者的生活，把年輕人的生活引入正軌，於是在1884年設立淡水女學堂，而淡水女學堂設立的最重要目的，則是訓練及教育教會的女性傳教人員
。

（2） 教育經費的來源

1. 淡水洋人的協助

2. 加拿大母會弟兄姊妹的奉獻

組織、人才、經費三者為教育行政的三大要素，而教育經費尤為教育

事業的原動力。黃昆輝教授指出教育經費運用有六大原則：均等、民主、

績效、優先、適應、福利。

    馬偕身為傳教士並沒有多餘的經費可供教育及醫療使用，差會的奉獻又緩不濟急，因此他極力與當地洋行行員、國外領事官員，建立互動良好的人脈關係，並同時商請這些外國人，為他的傳教事業（教育、醫療）進行捐款。

而馬偕於1881年返國述職，並於隔年自加拿大攜回地方奉獻後，緊接著於當年（1882年）就於砲台埔（淡水紅毛城旁）租地建校，其效率之快、優先為學生著想、以免費方式招收學生、接受所有願意就學之學生，均符合教育經費的使用原則，惟使用教育經費之民主方式，取而代之是神主方式，由上帝帶領前面的道路。

（3） 教育組織的模式  自治、自養、自傳

馬偕教育其信徒學生，其主要原因是期盼將來他們在兩三年的求學過

程中，最終能獨當一面牧會。因此馬偕運用本色化（Indigenization）神學

的模式，設計適合台灣環境的教育課程，而使教會能由當地信徒自治、自

養、自傳，免於過度依賴國外差會的人力及經費的外援。

    北部長老教會在馬偕的時代，並不像南部長老教會有中會的聯繫機制

，而採各自獨立運作的模式，其教育信徒的觀念，就是要求進行「自治、自養、自傳」
，會有這樣的教育組織模式，應與馬偕一向不太向人外求的獨立強勢個性有必然關係。

（4） 教育領導的方式

馬偕在台灣三十年的宣教活動，加拿大長老教會派出五位傳教士協

助馬偕，但所有的事務決定權皆操控於馬偕的手中，且由於馬偕雄才大略的個人魅力光芒，使得北部長老教會的發展，皆環繞在馬偕一人的身上。

馬偕強勢的家長式領導風格，有強烈的宣教使命與實踐動力，著實令人欽佩；但相對來說，行動力快且強勢作風的個性，也反映在他的火爆脾氣，

使學生對他敬畏三分。

    不過，若不是馬偕家長式的領導風格，也不可能在短短三十年（1872-

1901）的時間，於北台灣建立六十間的教會，也直接使教會與政府及社會的關係往來上，獲得顯著的改善。

（5） 教育課程的規劃

1. 聖經課程

2. 自然科學

3. 醫療實習

4. 品德教育

馬偕在理學堂大書院（Oxford College又稱牛津學堂）的課程細分有：

聖經、化學、物理、地質、地理、地球科學、動物、植物、天文、生理、數學、音樂與體操，包含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，而在自己的研究室與牛津學堂的博物室，則有各種自然儀器設備與動植物標本。牛津學堂的教學方式除了校本部的教學外，尚有野外實地授課與醫學臨床見習，因此極重視實際教學上的應用，可謂是理論與實際兼備。

    馬偕除傳授知識外，亦注重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，他認為傳教師的身心靈全人發展，與傳教的成敗有必然關係。

    另外，馬偕在台灣目睹婦女地位低落，知識閉塞，對其傳教工作是項阻礙，故認為培養本地聖經女教師（Bible Woman），有助於婦女界的佈道。而受此新教育的薰陶，使婦女改變生活習慣（如廢纏足），不再拘於家庭的束縛，逐漸改變其社會地位。

四、馬偕的教育影響

1. 基督教的傳播

2. 西學的引進

3. 台灣人民的教育階層流動

馬偕進行教育事業主要用意有二：一為傳道、二為行醫，並且寄望用教育的途徑，建立教會以廣傳福音，因此借用西方的課程與聖經神學的教導，用以傳播基督教神愛世人的思想與救贖概念。

劉銘傳雖於光緒十四年（西元1888年）六月初四日，上奏「臺設西學堂招選生徒延聘西師立奏摺」，推行自強運動，藉開設西學堂，以廣納朝廷教育人才之意。但劉銘傳一人的見解僅曇花一現，清末政府的腐敗與行政效率之缺乏，竟使清政府棄台割讓台灣予日本。

而馬偕設立「理學堂大書院」（1882）與「淡水女學堂」（1884），都比劉銘傳在台推行自強運動而設的「電報學堂」（1890）及「中西學堂」（1887），都來的早，可說是北部新式教育的發韌，並且真正持續教育事業迄今。

日治時期的教會會友，雖然信徒人數比例並不高，但多半因為接受過教會聖經教導，相對來說，較願意接受西式教育的模式，因此繼續深造大學及研究所的信徒，比例上較一般台灣平民來的多，也造成信徒的教育階層向上流動，藉以提升社會地位。

五、結論

        馬偕這一切教育的事工，都是為教會及信徒的培育而施行的。馬偕於1901年6月2日返回天家，他在臨終時說：「在本宣道會過去一切的努力，只是急於佈教使人聽信福音。但是於今時代已變，而且現在是急變中。如果我們不願失掉自己的地位，而積極推行所當作的，那麼我們必須更盡力於教育眾民。」

         馬偕從無到有、從少到多，藉著基督信仰的力量，教育信徒以建立信徒能自治、自養、自傳。教會的工作雖然以傳教為目的，但亦對社會付出關懷，以教育為途徑，盼望信徒改善生活，以活在上帝的天國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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